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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 10月 4日，王德随部队刚
刚从山东移师到北大荒东部的密山，
一场铺天盖地的鹅毛大雪便飘飘洒
洒从天而降，暖暖地、柔柔地、悄无声
息地很快覆盖了山峦、原野。那恢宏
的气势、壮美的场景，让王德这个儿
时就堆过雪人的北方军人也不禁又
惊又喜，始终记忆犹新。

十年后，王德作为一名“社教工
作队”队员，在拜泉县一个生产队和
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起生活了
大半年。拜泉县是省内有名的产粮
大县，但当时当地的农民却相当贫
困，有的人家甚至没有一张囫囵炕
席。那里没有山林，乡亲们又没钱买
煤，在长达半年的冬季里，只靠生产
队分的烧柴取暖、做饭，根本不够用，
所以，三九天里常常会看到缺柴的农
民到雪野里刨茬子、捡柴草。那白雪
映视下农民俯身捡柴的黑色身影，像
一幅对比鲜明的黑白照片，深深地印
在王德记忆的底片上。

1980年冬季的一个深夜，王德从
睡梦中醒来。由于多年养成的习惯，
头脑中无意间出现了前面的两个画
面：飘飞的大雪和雪中的农民。王德
突然发现：那漫天遍野的大雪与黑土
地上默默奉献的人们不是都具有纯
朴、高洁、无私的品格吗？两者的内
在品格多么一致，这种高尚品质又是
多么可钦、可敬、可爱！想到这里，王
德激动起来，“我爱你塞北的雪……”
一行行诗句从心底流出。为避免惊
醒病瘫在床的儿子，他摸着黑，用平
时就放在枕边的铅笔、稿纸，把它记
下来。

天亮后，王德把词稿稍加整理，
当天上班时就把它交给了作曲家刘
锡津。王德后来回忆说，当时他发现

“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上描写夏天的
歌曲很多，却鲜有描写冬天的作品，

“可能是因为北方的冬天寒冷严酷
吧，大家都喜欢夏天，也乐于歌颂夏
天。但我对北方的冰雪还是很有感
情的。1954年，我随部队来到北大荒
参加建设，在北方生活了几十年，所
以我就想创作一首赞美冬天和雪的
歌曲。”

这首在他内心深处酝酿了多少
年的作品，一夜之间就这样顺利地完
成了：“我爱你 塞北的雪/飘飘洒洒
漫天遍野/你的舞姿是那样的轻盈/
你的心地是那样的纯洁/你是春雨的
亲姐妹哟/你是春天派出的使节/春
天的使节/我爱你 塞北的雪/飘飘洒
洒 漫天遍野/你用白玉般的身躯/装
扮银光闪闪的世界/你把生命溶入土
地哟/滋润着迎春的麦苗/迎春的花
叶/我爱你 塞北的雪……”

歌词描写和歌颂的不仅仅是雪，
还有冰天雪地里的劳动者。他采取
拟人化的手法描绘出冬雪的魅力与
纯洁，使一幅轻盈的雪花漫天飘飘洒
洒的壮丽北国风光画面展现在人们
眼前，借此赞美了崇高的无私奉献精
神。

著名作曲家刘锡津是哈尔滨人，
对雪也有着特殊的情感，把雪看成是
境界和情趣的象征。当他看到《我爱
你，塞北的雪》歌词时，觉得他很贴切
地描绘了雪的那种感觉，境界非常
美，语言也很朴实，通过对优美自然

风光的描写，让人们自然地联想到土
地和家乡的可爱。刘锡津拿着歌词
进入了琴房，那时也是冬天，琴房很
冷，他只用一个多小时就把曲子写完
了。

音乐旋律舒展优美，细腻地表达
出了歌词所蕴含的丰沛情感，瞬间就
将听众带到了银装素裹、雪花飞舞的
北国风光和高雅的意境之中。

歌曲创作于 1980年，首唱是黑龙
江省歌剧院著名盲人歌唱家周琪华，
而大多数人知道这首歌是在1983年，
当时中央电视台录制了这首歌的音
乐电视，演唱者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
深情地演唱，歌声打动了无数观众的
心。

这之后，殷秀梅、朱逢博、蒋大为
等歌唱家都演唱过《我爱你，塞北的
雪》，深受人们的喜爱。这首歌在国
内家喻户晓，很多人都能哼唱，还在
世界二十几个国家发行，成为一个地
区的“形象大使”。刘锡津到美国、加
拿大、新加坡和港澳地区访问，每次
都能听到这首歌。一些华人华侨在
演唱这首歌时，常常热泪盈眶。他们
说，这首歌让他们想起了家乡，想起
了亲人，想起了祖国。

2019 年，《我爱你，塞北的雪》入
选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优秀歌曲
100首。

我爱你，塞北的雪
□老 轩

塞北大平原的雪。

落第一场雪的时候，我便惦着文
庙蠢蠢欲动。哈尔滨文庙规模仅次
于曲阜孔庙、北京文庙列居全国第三
位的文庙。作为仿清宫殿式建筑，文
庙素有“哈尔滨的故宫”之称。想想
啊，庄重肃穆的红墙和黄色琉璃瓦铺
就的屋顶，以及绿琉璃冰盘檐、绿地
绘黄琉璃旋子彩画，还有以蓝金为主
色调的和釜彩绘——红、黄、绿、蓝、
金，这些明艳的色彩在白雪的映衬下
会带给人怎样的惊喜？雪中的故宫
有多美，雪中的文庙就一定会有多
美。

因为一向畏寒，我从不曾一睹文
庙的冬日风采。此番，却终于打定主
意，寻个晴朗的午后开始了这一程小
心翼翼的探访。进哈尔滨工程大学
南侧门，在并不为人熟知的文庙街上
一路东行，我努力压抑着自己多年的
憧憬与期待。只几分钟后，就有覆着
薄雪的闪亮的明黄殿顶和一带隐隐
的红墙毫不羞涩地撞进我的视野。
红墙之外，翠叶落尽的榆柳疏枝纵横
尽显风韵遒然。只一瞥，我便觉得自
己已神思遄飞，遁离了车水马龙的都
市。

文庙就是孔庙，是供奉和祭祀孔
子的地方，许多大大小小的城市都
有。文庙的建筑习惯是要在当地出
了状元之后推倒照壁修建正门，可是
哈尔滨的文庙在科举被废之后才动
工，永远也出不了状元。所以这座文
庙没有正门，所有怀抱虔敬与非虔敬
之心的访客与游人也都只能从侧门
进入。

进文庙首先经过的是礼门，它正
对的是仪门，两处的彩绘门楣上分别
书有“德配天地”和“道冠古今”四
字。两门之间，文庙中轴线上先是有

“万仞宫墙”之美誉的红色照壁，照壁
正对的是泮池和泮桥。“泮”就是古代
学宫前的水池，所以古代入学也叫

“入泮”，《诗经·泮水》吟诵的就是鲁
国建造学宫的事情。泮池前方有一
个花岗岩鳌头，上面的彩绘已显破碎
斑驳。不过不是游人不文明，这鳌头
就是给人踩的，以取“独占鳌头”之美
意。入冬已有些时日，泮池早就结了

冰，泮桥上的雪也未尽扫，就那么厚
厚地积着倒是更见自然古朴，很有些
雅意在里边。

再向前，棂星门后是高大的孔子
行教像，下方石座上刻有“周游列国
图”和“杏坛讲学图”。这是孔子一生
最重要的形象，前者是政治诗人，后
者是敦厚尊长。和春夏一样，冬日的
孔子仍是傲然立着，以如炬目光洞见
世态，头上、肩上、脚下尚有余雪。所
以不说“残雪”，是因为雪色未被点染
依旧洁白。这应当是孔子一生中从
未真正感受过的雪。无论是齐鲁还
是郑卫，即使有雪，有雪飞迷蒙双眼
打湿衣衫，有雪阻车声辚辚牛铃叮
当，也会很快融尽现出眼前的路来。
这很像是一种隐喻，说在政事颠扑里
总不得志的孔子最终寻得大道，在编
定六经和传道授业之中迸发出最大
的光芒并由此得到永生。

拜孔子当然要进大成殿。可是
因为冬天没法取暖的缘故，大成殿的
朱门紧闭着。阳光斜照下来，打在金
色门钉和有雪的汉白玉石栏上，虽非
崇光泛彩却有暖意融融。大成殿内
供奉的孔子和配祀的孔门十二哲都
被掩在朱门和雪色之后，殿内的庄严
与盛况都要靠自己的想象才能完
成。但圣人的光辉永远不会被遮蔽
在历史的风烟之中，只因为思想永
恒、文化永恒。

文庙是“学庙合一”的所在，也就
是说它既是学校又是礼奉和祭祀“至
圣先师”孔子的地方。但哈尔滨的文
庙建得晚，应该没有真正住过学子。
它最初的规模仅次于曲阜和北京的
两座，但如果仅就大成殿而言，它又
以 11 开间的格局超越了前两者的 9
开间结构，堪称文庙建造史上的一大
创举。我们这间全国最大的大成殿
就这样年复一年，静静地看着一场又
一场的雪飘落檐前。作为文庙的特
定组成，大成殿后面还有一间崇圣
祠，主祭孔子父亲叔梁纥。其实孔子
是遗腹子，父亲只给了他血缘和生
命，母亲教育才是他成长的关键。但
男权通常就是这么霸道。

古雅的文庙从来少不了绿意的

陪伴。在曲阜，我第一次见到《诗经》
中屡屡提到的“其叶沃若”的桑树，那
遍地而生的树种不但养育了中国的
丝织业，也养育了无数桑间濮上的爱
情。而那株子贡亲手所植之楷树，虽
遭雷击只余枯干，却见证了两千多年
前那段史无前例为老师守墓六年的
弟子深情。我们的文庙中最多的树
木则是松柏，大些的当有百年树龄。

相传孔子曾于杏林设座讲学，
“杏坛”一词遂成美誉，文庙也在泮桥
一侧植杏一株。只是那杏树极弱，看
上去也很是孤单，让人不由得心生怜
惜。饶是如此，每到这里我仍无端地
觉得自己离孔子更近一些。“天不生
仲尼，万古如长夜”，这话说的多好！
就其出处，宋代的朱熹说“唐子西尝
于一邮亭梁间见此语”。唐子西是宋
代眉山人，略早于朱熹数十年，素有

“小东坡”之称，《四库全书》还有《唐
子西集》。唐子西则说此句“不知何
人诗也”。但这位佚名诗人当真睿
智，似在不经意间便道出了人人皆不
以为谬的真理。那么，照彻长夜的孔
子是什么呢？是煌煌白日还是皎皎
明月？或者也可能就是一地莹洁的
雪色吧！

文庙谒雪
□高 方

哈尔滨文庙。

小时候，一进腊月，母亲就开始念叨：“腊八吃
粥、二十杀猪、二十三包饺子。”我最盼的是吃饺子。
猪肉酸菜，薄皮儿大馅儿，蘸着蒜泥，咬一口，酸味裹
着蒜味肉味满口香，甭提多美。

我们家住的那个营子坐落在深山沟里，三十几
户人家，前后两趟街，清一色平房。房顶中间高，两
边房檐略低，呈慢圆形，这样的房子雨天不存水，这
种形状的房顶俗称“滚水”，乡人管这种平房叫车轱
辘房子。营子腊月里没听过哪家有送灶的。不过，
腊月二十三必吃一顿饺子是家家有的。

灶王爷的说法是有的，也仅限于母亲的日常禁
忌——往灶火膛里捅柴的烧火棍，不许在灶门口磕
打。“灶王爷的门牙会疼。”母亲说。

冬天拉风匣烧干牛粪，我坐在蒲团上，先用软棒
子秸点着，再加两把，趁火旺铲两块牛粪压上面，轻
拽风匣的把手，一推一拉，呱——嗒、呱——嗒，有风
吹入灶膛，过一会儿，红红的火苗燃起，再加上几块，
只管拉风匣，烧火棍靠在灶火膛边闲着。

赶上哪年忙，夏天没扒炕，烟道不畅，风向不对
就倒烟。年年小年煮饺子，我负责烧水。记得有一
年小年那天，烟倒得厉害，呛得我边咳边跳进里屋，
看见母亲和大嫂都要包完饺子了，我那半锅水锅边
才刚有点儿响动，急急地跑出来，在满屋青烟中用力
拽着风匣，呱——嗒，呱——嗒，锅里的水依然滋滋
拉拉地响着，不急不慢，就是听不见哗哗的水滚声。
十来岁的我，边擦眼泪，边痛打灶王的牙，上下左右
一通敲，还到灶门嘴里乱搅：“过小年过小年，燎什么
门，往里烧往里着，你这破灶火膛也馋饺子啊？”正往
外屋端饺子的母亲听到了冲我嚷：“甭说小年，甭说
小年！甭打灶王爷的牙！”“就是小年，就是小年！就
打就打！”恰好大哥从外面进来，捂紧口鼻，透过烟雾
狠狠地瞪我一眼，我也冲他使劲地闭了闭眼睛。大
哥都当爹了，瞪我干嘛，我又没惹他。

大嫂过来笑着拍我一下，“咱家过二十三！”大嫂
掀开锅盖，“咕噜咕噜”，水在锅里翻着花地滚，开锅
了！“还喊还喊”，眉眼含笑的母亲扬手做势要打我。

“嘻嘻，叫吧叫吧”，大嫂边往锅里下饺子边笑。“好好
烧火，快煮饺子！”大哥在里屋叫。

待饺子热腾腾地端上桌，烧火棍黑了大半截，我
猜那灶王爷的门牙也早被敲光，我倒有些心疼起来：

“过个小年，这破灶火！”我顺手丢了烧火棍。
“又叫又叫！是过二十三！”母亲急急地摇手。
“就是小年，为啥不能叫小年？”我凑到捞饺子的

母亲身旁问。“哎呀！小年是你大哥的小名！ 你奶
奶说……”母亲贴我耳朵嘀咕。天呀，原来如此！“哈
哈！大哥叫小年呀！”我乐得一蹿高，蹦进了屋 。

这件事过去四五十年了，到现在我还记那年饺
子的香味儿，也记住了大哥的小名为啥叫小年。一
年又一年，父母离开了，远在老家的大哥也到了“不
逾矩”之年，我把此文发给侄女，让她读给大哥听听，
博他一笑，也好！

我家的小年
□张彩华

乡下过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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